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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（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拂晓之光
从战火纷飞的童年，到受《拂晓报》感召投身文化抗战，再到成为新闻战线一员的非凡历程——陈杰的故事，是烽火年代千万中华儿女觉醒与抗争的缩影。他以笔为枪，以墨为血，将个人理想熔铸于民族解放的洪流。
　　这是一束穿透黑夜的记忆微光。文字轻抚岁月的沟壑，映照出一个身影在破碎山河间的跋涉。那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青春，在窒息的黑暗里，本能地追寻着信念的星火。
　　这束光穿越时空延续至今。它让那段沉重的过往，不再是尘封的往事，而成为滋养当下、照亮前路、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。
这是一次对黑暗中执灯者的抚心致敬，一次关于记忆、信念如何在至暗时刻孕育并传递光亮的深沉书写。

　　( 熠文
　　爷爷今年已经101岁了。
　　过了百岁高龄的爷爷，依然像我记忆中小时候见到的那样，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酷爱墨宝，无事时爱见人说话。儿女子孙聚齐了，他便要在饭席上给我们唱《东方红》。
　　这是他常常在全家团圆的时候唱的一支歌。老屋的吊灯摇晃，他的影子被拉扯得很高大，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。他唱歌时总是要站起来，挺胸抬头，歌词至今仍记得清楚。
东方红，那是拂晓的光，是共产党带着人民谋幸福、走向解放的光。从16岁参加抗日战争开始，爷爷就一直追随着这道永恒的拂晓之光。

　　在战乱中读书的童年
　　爷爷名叫陈杰，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泗县东乡外九堡吕集镇子上。1927年，北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，长江以南北洋军阀实力薄弱的地方，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。
　　后来，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侵占中国东北，并很快向南进犯。大动荡的烽烟之中，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全面崩溃，政策朝令夕改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　　爷爷家经济状况不好，他从小便做染布、卤水豆腐等小买卖补贴家用，他的一双破草鞋总是鞋底子先裂开。但爷爷从小爱读书，一小片报纸看过了就不忘。太爷爷惊讶于他的好学，费大力气把他送进私塾。爷爷常感叹，那时候能有书读真是一件有福气的事。
　　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华北大片土地沦陷。爷爷回忆说：“想不到日本人能那么快。”江淮一带是连接齐鲁大地和中原腹地的要塞，北面接着徐州，南边就是南京、上海。8月，淞沪会战爆发，同年11月，上海沦陷。日本华中方面军紧接着猛扑“中华民国”首都南京。年底时，南京陷落。12月13日，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、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。
　　1937年的冬天，比任何时候都要寒冷。爷爷说，战乱之下的春节，也放鞭炮、燃花灯，只是人人都有心照不宣唇亡齿寒的混沌，在幻梦中祈求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，暂且忘却现实的烦恼。
　　人们“懵懵然不知所以”，婴儿的哭声和鸡狗的喧嚣，在千疮百孔的淮北大地响起来。太爷爷会写字，一早天不亮就带着他给镇里人写春联、画年画，并以此换些碎糖、散烟等年货。拜年走亲戚的人来了，作揖道“自大乱以来又苟且一年矣”。春联、牌匾上有与往日里一样的“春回大地”“福满人间”，也有“中华万岁”“最后胜利”。
　　然而此时的淮北，几乎是岌岌可危、人心惶惶、腹背受敌之地了。
　　1938年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企图向中间会合。中间的淮北地区，仿佛秃鹫口中一块鲜美的肥肉，一旦被吞并就会彻底让日军的力量连接在一起。生死存亡危在旦夕！在危急关头，为了拖住日军南下的步伐，蒋介石政府实行焦土抗战。6月9日，花园口黄河南岸大坝被轰炸，导致黄河决堤，汹涌黄泛似猛兽咆哮而来。仍处在浑噩之中来不及撤离的80余万人惨遭溺死，千百万人因此流离失所、背井离乡，更造成了江淮一带影响深远的“水、旱、黄、汤”四害之苦。
　　这一年，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了油印报纸《拂晓报》。
爷爷当时并不知道，今后他会与这份报纸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　　“塞江倒海斩余孽，长风劈浪扫敌顽！”
　　1939年1月，新四军游击支队分三路挺进豫皖苏，进驻永城县书案店，开展抗日游击斗争。3月，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。
　　与新四军一起来的，是新闻宣传、文化教育和民主活动。那时候，大多数农民都深陷于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，肚腹都填不饱时，分不出精力来关心政治主张、国家大局，只知道“日本人残忍”。有人还说：“共产党和老蒋抢天下。”军队来了、又走了，或是何处又爆发了战争，人们麻麻木木，凄凄惨惨。再加上江淮一带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教育系统的失灵导致阶级压迫意识非常淡薄。
　　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之后，发行传看的报纸、书籍多了起来，各类进步报刊积极开展动员活动。新四军还通过对歌、做版画来加强民主教育，尤其是对贫农、妇女儿童和青年开展共产主义思想传播。
　　在根据地，爷爷平生第一次接触了进步报刊《新华日报》《抗敌报》《皖南人》，还有改变了他一生的《拂晓报》。这些进步报刊上面经常刊载新四军奋勇杀敌、浴血奋战的胜利故事，还有敌后方精彩纷呈的文化抗战、游击战、全民抗战故事。白天，爷爷就在学校里、到街上去公开地朗读报纸上的文章；晚上，他便仿着报纸上的遣词造句，默默地学习、誊抄。在进步报纸的感召之下，爷爷自发地在老家祠堂创办马背上的抗日小学，一边养家糊口，一边通过文化教育动员抗日。
　　但爷爷当时仍有顾虑：一支笔真有毛瑟枪的作用吗？
　　洪泽湖剿匪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。据他回忆，花园口炸开以后，江淮黄泛变得更加严重，尤其是洪泽湖一带，水上的匪徒可谓作威作福、肆无忌惮！泗县东南半城五区有个叫高铸九的恶霸，原来在西北军当过副官、参谋，回了乡之后便以抗日的名义，搜罗散兵游勇、地痞流氓数百人，自称“九路军”，实际上在洪泽湖设立关卡，盘剥往来渔民，对邻近百姓烧杀抢掠，公开与中共领导的湖区抗日武装为敌，让百姓苦不堪言。1939年秋天，日军侵占盱眙之后，这些湖匪便投了日伪军，常常到洪泽湖周边的根据地骚扰破坏。
　　1940年3月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九堡（吕集、界集、太平、高集、龙集、金圩）建立，号召父老乡亲团结起来共同抗日，反对顽匪高铸九。
　　这恶霸在当地属实像地头蛇一般，与政府势力盘根错节，彼此支持，难以铲除；而“旱鸭子”最终打败了湖匪，所以“洪泽湖剿匪”一役鼓舞人心。
　　爷爷说，除了军事上的准备以外，军民融合、发动群众也是重要的胜利因素。当地渔民“苦匪患久矣”！不少渔民青年报名操桨，自愿教战士们水上技术，甚至未成年的渔家女孩也报名参加救护和掌舵，众志成城，团结一心，四处是将士们训练的喊杀声，星星渔火与战斗的烽火融合在了一起。
　　剿匪胜利后，很多渔民自发赶来，上千条大大小小的船只集合在安河口，人们扎着红头巾，举着红布拼成的旗帜，带着过节时的破鼓破锣奏乐欢呼响彻两岸。军民其乐融融，共同庆祝洪泽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张爱萍将军面对着这军民一心的景象，当即挥墨写下著名的《平定洪泽湖》。
　　“塞江倒海斩余孽，长风劈浪扫敌顽！”爷爷念这诗的时候，总是拊掌昂首、抑扬顿挫，饱含着感情。“振奋！壮观呀！渔歌满湖鱼满船——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”
　　几年之后，当爷爷加入《拂晓报》才知晓，所谓“旱鸭子”“不敢下水”是张爱萍将军领导的宣传战的一部分，用以迷惑敌人、获得战争先机。
　　在爷爷看来，这是一群提笔会写、上马会打、俯首爱民的人。尤其是他们的谋略、才情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、信任，让爷爷真正意识到了舆论战争在抗日战争之中的重要性。
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在磋磨之中逐渐确立。

　　“拂晓，催我们斗争。拂晓，引来了光明！”
　　1941年1月11日，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
　　“此次惨变，并非偶然，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。”《拂晓报》刊登的《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》写道：“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，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！团结在一条战线上，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，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、投降卖国无耻阴谋！”
　　爷爷讲，相比于其他进步报刊而言，《拂晓报》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它的报道翔实、具体，文字活跃、可亲，油印制作在当时看来非常精美、好看，“写军队不重血腥惨状而重战略、重战术”，而且“常有讲持久战、讲文艺思想的社论、评论文章”，还有不少“打土匪、搞革命的宣传”。彭雪枫将军亲自撰写的《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》《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》等，让爷爷产生了“一定要搞革命”的理想。那是彭将军亲力亲为把方向、字斟句酌改稿件、敢为人先搞技术革命的结果。
　　在老家祠堂的抗日小学里，爷爷还帮忙转移、运送、收留伤员，加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。当年，彭将军麾下一名叫郭家斌（音）的伤员在此被收留时，与爷爷谈起到边区政府创办山子头中心学校的想法。他说，现在淮北教育太薄弱了，全民抗战的基础不够牢固；还是要“搞教育，搞宣传，让所有人都行动起来”。
　　爷爷辗转反侧。第二天，他便收拾了几包大米、两把稻草，跟着人上了山子头。在这里，他更近地接触到战争的前线。白天散了学，他便主动去洗马槽，帮战士们牵马、喂马（那时他还不知道“骑兵团”的威力）。到了晚上，便点着烛火与小战士们“偷师”。
　　爷爷对我讲，拂晓报社是建在马上的报社，记者们要随军转移阵地，扛着钢版、刻印版、钢笔，一边印报纸，一边转移。有一次向皖东北的夜半转移过程中，报社的几名战士跑的时候气喘吁吁掉了队。彭将军见他们晚来，正欲批评，走近才辨别出是几个“秀才”兵，口气立刻变得温和起来：“是拂晓报社诸位吗？你们这些秀才辛苦了。”
　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，战士们吃豆子、红薯和窝窝头。彭将军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尽量不吃白面条，又常常饱一餐饥一顿，搞出了严重的“饿病”（现在看来是胃炎）。《拂晓报》的老记者们讲，白天彭将军做动员、开会、定战略，晚上还要在豆油灯下写社论。摇晃的烛火之下，他头上冒着汗水，大睁着眼，嘴唇发白地坚持写作。若有人劝他歇一歇，他便说报纸等不得。“不要等明天、明天。”彭将军讲，“有多少个明天啊！我们是军人，要服从命令的。我马上改好了，等会儿就给你。”
　　这样关心战士、关心记者，对知识分子体谅有加，怀着诚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彭将军，这样翔实具体的、充满进步力量的《拂晓报》，是指引爷爷从稚气未脱的少年走向共产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明灯。
　　爷爷极爱“拂晓”一词。创立报纸时，彭将军在发刊词中写道：“拂晓”代表着朝气、希望、革命、勇敢、进取、迈进、有为、胜利就要来到的意思。军人在拂晓时要进攻敌人了，战士在拂晓时要奋起、要闻鸡起舞了。拂晓，催我们斗争。拂晓，引来了光明！
　　讲到创刊词，爷爷总要停顿下来缓一缓。到1938年，中华大地已断断续续饱受战争之苦近百年之久。大片土地正沦丧于日军铁蹄之下，面对叫嚣着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穷凶极恶的敌人，这样苦难、黑暗的现实，让人如何相信拂晓即将来临呢？！
　　当时的彭雪枫将军，当时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，真真切切地相信着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爷爷每念及此，就不得不停一停，忍不住以手覆面，情绪起伏。
　　“万水千山只等闲！为了革命理想，万水千山只等闲！”爷爷总这样喃喃。
　　彭将军非常看重新闻宣传工作在抗战之中的动员和引领作用。他时常对战士们讲，“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”，等到革命胜利了，他要“当个新闻记者”。“我有很多知识是从报纸里学取来的，那时我就喜欢给报社投个稿，我对办报有特殊的感情啊！”
《拂晓报》带领着千千万万人挺进拂晓，彭将军却倒在了拂晓的前夜。

　　文学的火光在战壕里燃烧
　　1943年，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转折点。在中国战场上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。
　　由于在学校时的版画、字报做得好，写文章又有青年的思想，队伍里有不少伤员请爷爷帮忙写家书。爷爷说，反扫荡时，送过来的受伤战士看起来十分瘦小，仿佛年纪与他差不多大似的。
　　大一些的战士们会请学校想办法托着伤员的希望，等着救治的机会。爷爷就想了个办法，说要为他们写封家书。有的伤员听到这，眼睛会突然明亮一下。爷爷取来纸笔，小战士便说，娘，莫挂念。爷爷一字一画地写，写得极慢。那小战士便问他写完了吗。爷爷说还没有，有什么话还想再讲些？那人便闭上了眼睛，说不出来了。
　　有些人就是这样带着希望，在学校里停止了呼吸。还有一些人，已经没有家书可以写。战争带走了他所有的亲人，他们羡慕那些还可以叫娘的人。
　　爷爷就这样在学校里教书、搞抗日宣传，孜孜不倦地给《拂晓报》投稿、帮忙。他写敌后文化抗战、文化生活的稿件。年底冬季扩军运动时，他便写父母送子、妻子送丈夫挂红花参军的报道。渐渐地，大家也都认识、认可了这个瘦瘦小小的、爱写文章的抗日积极分子。
　　在学校时，他还积极争取入党。百岁之年，他仍记得：他是在一个窗帘拉起来的、关了门的教室提出来的，当时由于年纪太小，锻炼不够，并没有得到同意。他便对组织留下一句话说，你发展我，我也要干革命。你不发展我，我照样也要干革命！
　　反扫荡时，爷爷再一次向民兵组织提出，要上前线参加抗日。他个子不高，扛着枪都要挂到腿上了，往那一站，“像营养不良的玉米棒子似的”（当时的民兵队长原话）。不让他去，他便“胡搅蛮缠”“死缠烂打”，说自己写新闻稿没有“素材”，要上战场“采风”。
　　“雪枫师长都说了，‘上马杀敌，下马草檄’。”爷爷跟人家辩驳，“我要做文武双全的人，记者、编辑都要上战场。”
　　考虑到爷爷当时年纪还小，组织把他安排在后方，主要是当“担架兵”“医疗兵”。在山子头自卫反击战中，他联络学校、县政府，自发组织了超过1000人的民兵担架队；在日伪对淮北多次大规模“扫荡”中，他抬担架、转移伤员，帮着《拂晓报》的记者们共同制作、油印报纸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光荣的抗日战士。
　　1944年，彭将军在指挥新四军主力攻打河南夏邑八里庄时，不幸被流弹击中，壮烈殉国。据说，他牺牲时还在用望远镜看一个年轻小战士，夸赞他勇猛。那句夸赞的话没有说完，他便突然地没了声音，倒在了战壕里。
　　由于彭将军是新四军威名赫赫的重要将领，他的离世是不能泄露的机密。《拂晓报》的战士们强忍着悲痛赶制报纸，积极做舆论宣传，互相扶持着走向最后的胜利。直到第二年1月，彭将军牺牲的消息才被公布于众。
　　在不懈的顽强抗争之中，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最后的胜利。1945年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宣告结束。消息传来时，爷爷仍在战区中护理伤员，几个小战士跑来，一瘸一拐地喊着：战争结束了！日本投降了！明天不用打仗了！
至今回忆起那一天，爷爷依然觉得历历在目。他从担架边抬起身子，帐篷外的弧光变成了耀眼的一道金线。

　　新闻战线上永恒的拂晓
　　抗日战争结束后，爷爷依然留在新闻战线上，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。战场的淬炼让他变得更加成熟，他先是被调到县政府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，不久又调回地委，再后来，在他的一再要求和组织的再三考虑下，他终于进入了朝思暮想的《拂晓报》。
　　在拂晓报社，他依然跟着队伍在行军之中写稿，一手扛着枪，一手握着笔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民真实的模样。
　　1946年冬天，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集中兵力向淮北解放区发动进攻，报社30多人与2000多名留在淮北的干部、战士被围困在洪泽湖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他们坚持在湖上的渔船上办报。两根竹篙架起天线，木板搭起台子，手工刻印钢版，在船尾刻好、校对好，就去船头印刷。
　　58天湖上办报，《拂晓报》出了近20期，让留守在湖上的广大军民听到了来自党中央的声音。当时的副社长欧远方回忆说，有的战士撑着小船前来，把耳朵贴在报社的船帮上，“听到滴滴答答的讯号声，才能安心离开。”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《拂晓报》的记者们赶赴各路文化战线开始新的征程。1983年，时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、院长的欧远方还特意去看望了任郎溪县文化馆馆长的爷爷。老战友见面，彼此都红着眼，只一味握着手，说不出话。
　　如今，《拂晓报》依然在刊印发行，成为中共安徽省宿州市委机关报。一生工作在文化战线上的爷爷，对《拂晓报》有着视为启蒙老师一般的感情。
　　小时候，爷爷有空就教我写毛笔字，写得最熟的是毛主席著名的几首诗词。我小学时有段时间喜欢看言情小说，写文章矫揉造作，学足巧言令色，他用彭师长当年矫正《拂晓报》的事情给我挑毛病，说我脱离实际“学生腔”，语言“文艺化”，文风要进一步端正。我上初中写议论文时，他对我写文章空泛潦草、含混其词尤其不满，强调写议论文章必须观点鲜明、事实充分，“要泾渭分明”。他的许多意见，我小时候是不懂的，后来又是学改很久，慢慢领悟到实事求是的作风。
　　在写作上，他对我的要求是“多练、勤练、处处练”，哪怕上学时再忙，有了情绪、感悟时，宁愿以一两句话的形式写下来，都不许放过去、不琢磨。他说，战场上，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报人依然在写，雪枫师长在指挥作战的时候，依然在思考、在创作。写作是思想的武器，要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它。
　　我的名字叫“熠文”，意思是像星火一样在文坛上熠熠生辉。在爷爷的指导和鼓励下，我从小学就开始投稿登报，长大后跋涉在能源领域新闻宣传的征途之中。在海上平台，在建造现场，在生产车间，我用自己的笔写下新时代的奋斗故事。
　　长大后，我已离家千里，追寻我的梦想，也追求爷爷追求过的那束拂晓之光。赓续百年红色血脉，我们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；坚守能源报国志向，这是我永恒的拂晓之光。
　　（我的父亲母亲对本文的材料收集亦有贡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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